
1975年首次發現、1999年首次發掘以來，內地考古界在位於大巴山南麓的四川省宣漢縣
羅家壩遺址出土了大量新石器至東漢時期的文物，讓沉
睡數千年的古代巴文明終於重見天日。為此，羅家壩文
化遺址與成都金沙遺址、成都商業街古蜀大型船棺獨木
棺葬遺址一道，被譽為「繼三星堆遺址之後古巴蜀文化
的三顆璀璨明珠」。
語言文字是人類文化的象徵，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演進
和積累。是次，在聯合國總部展出的文物來自於三星
堆、金沙遺址，這些器物上雖有大量的圖符，但是能稱
得上文字或符號的僅7個。然而，在羅家壩遺址出土文
物中，卻發現了大量文字或符號，且當地土家祭司仍能
識讀這些沉睡數千年的文字，識讀率居然高達63.5%。
為何蜀無文字，巴文字卻能活性傳承至今？神秘的古

巴文字，記載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歷史？

「巴蜀圖語」能否破譯？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科學雜誌上有一個專欄
稱：世界上沒有解讀的古文字還有五六種，若誰能夠解
讀一種古文字，那就是科學上的大發現。「在中國古
代，至少還有很重要的一類文字，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
解讀，其時段主要在戰國到西漢這段時間，那就是人們
所說的巴蜀文字（或稱為巴蜀符號）。」已故歷史學
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清華大學教
授李學勤在《巴蜀符號集成》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川渝考古界在出土器物上發現
了大量銘刻，有虎紋、太陽紋等圖案以及文字和符號，
迄今已發現200餘種，四川博物院研究員李復華、王家
佑將其命名為「巴蜀圖語」。
如果「巴蜀圖語」是一種文字，能不能像甲骨文一
樣被破譯呢？於是，一些學者推測「巴蜀圖語」或許
是類似金文的象形文字，另一些學者認為這些圖符可
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種拼音文字……至於如何釋讀，
更是五花八門、分歧甚多，幾乎完全靠猜。「我斷
定，『挖』到寶貝了，這或許是我們正在苦苦尋覓的
巴國文字。」日前，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四川
省人民政府「巴蜀文化學」重點學科建設首席專家譚
繼和在成都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2016年
他曾與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李明泉一道赴宣漢考察，
當接觸到宣漢祭司文字時令他們十分驚喜。這些字，
有的是獨立的字，也有的表示一個詞、詞組，甚至一
句話。這些文字或圖符，穿越浩瀚的歷史長河，很多

具備象形會意的特點，又有不少和漢字相似，變得十
分抽象，歷史層次非常複雜。這些字，有的是西南官
話的讀音，有的與不同時期的古漢語有關係，還有的
字音來源不清……目前，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對其
歸納整理，共梳理出了5317個文字，結集出版《巴文
字略注》一書。
宣漢祭司文字的發現，引起了中國語言研究中心主任

陳保亞、中國語言學中心實驗室主任孔江平、中科院考
古研究所主任嚴志斌等學者的高度關注，並將其納入國
家級重大課題「中國語言文字的變遷與轉移」進行深入
研究。祭司文字、巴國文字、巴山文字……學者們將這
種文字納入「巴蜀圖語」範疇，並從不同的角度給這種
文字命名。在土家祭司教材《東巴子庵》中有「巴文巴
語」的描述，於是有學者提出將這種文字命名為「巴文
字」更貼切，得到不少權威專家認同。「宣漢祭司文字
有它的來源和文脈。」譚繼和說，這為中華夏商周古文
化、古文明的研究搭建了一個有效載體，亦可能對中華
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帶來益處。

土家祭司仍識古字
從宣漢縣城出發沿着彎彎曲曲的前河上行，大約兩小

時車程便來到土家祭司趙昌平所在的土黃鎮。趙昌平家
二樓正面的牆壁上，供奉着用巴文字書寫的神位「天地
君親師位」。見記者一頭霧水，趙昌平用四川話說一
句，然後再用祭司語說一句，這才讓一行人知道牆壁上
的文字大概是什麼。趙昌平口中的祭司語，與其是在
「說」，更像是在「唱」。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副會
長饒慶發是趙昌平的小學老師，看在他的份上，一行人
得以進入旁邊的一間密室。裏面不僅有各種法器，還有
她從不輕易視人的《東巴子庵》《崇真壇記》等古籍。

在採訪祭司趙
昌平時，記者
向其出示羅家
壩博物館的鎮
館之寶青銅印
章圖案。「這
是一位彭姓法
王的印章，名
叫 『 盤 法 王
印』。」趙昌
平 介 紹 。 後
來，羅家壩遺
址出土器物上
的各種文字、
符號被收錄入
《 宣 漢 羅 家
壩》一書，趙
昌平看一眼就
能基本解讀，
通過專家測評識讀率高達63.5%。隨後，記者向趙昌平
展示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7個字符，她表示認識其中3
個：分別是「目」「凼」「差」。
「《東巴子庵》共 9本，相當於祭司界的幼兒教
材。」趙昌平介紹，巴人先祖把後嗣兒孫稱為「巴娃
子」（後來叫成了「瓜娃子」）」，該書主要介紹巴人
歷史、培養幼兒等內容。在古巴地，孩童到7歲時，在
肩膀上橫置一條黃荊棍測試，左高右低則預示將來會發
財發富有官做，於是稱其「巴金娃」。如今，在宣漢縣
樊噲鎮龍虎山玄天觀，仍依稀可見庵堂、練功房等遺
址，這裏便是以前孩童們學習練功的場所。
採訪現場，趙昌平幾乎能熟讀這些古籍上的文字，還

順手抱出一大摞草紙「作業本」。「這些書籍是入門教
材，要求不但能讀還要會寫。」趙昌平提筆隨手在一張
紙上寫寫畫畫，不一會兒便寫滿了兩篇巴文字。北京語
言大學漢語教育研究所所長、文學博士、教授張黎，北
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薄文澤等，應邀對
趙昌平釋讀《東巴子庵》《崇真壇記》進行記音，如今
已譯出了其中一部分。
隨着這些古籍不斷被識讀，能否揭開巴蜀圖語甚至中

華文明發展過程的一些未解之謎呢？譚繼和表示，土家
祭司能夠識讀大量圖符或文字，無疑將改變以前全靠猜
的困境，為解讀「巴蜀圖語」找到了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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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太陽之光：古蜀文明與世界」展覽在紐約聯合

國總部舉行，三星堆青銅人像、三星堆金面具、金沙太

陽神鳥金飾等古蜀文明代表性文物的複製件、3D打印件

集體亮相，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古老神秘的中華文明。在

遠古時期，與蜀國並存的還有巴國（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

316年），其輝煌燦爛的歷史絲毫不遜於古蜀文明。近來，香

港文匯報記者深入古巴國腹地，期待以得以留存至今的「巴文

字」為切入口，探秘巴文化，亦以另一視角一窺博大精深的中華

文明。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四川宣漢報道

「我雖是第38代土家祭司，實質上應該是第37
代，因為我的輩分與師傅同屬『慧』字輩，原因

是當年師傅未能『嫁神』，因此不能向下傳承。」趙昌平說，
如今在宣漢及其周邊還有數十位老人能做法事，但他們都不太
懂巴文字，「家長不願送、小孩不願學，只怕土家祭司將永遠
停留在第37代。」其實，與趙昌平遭遇相似困境的還有余門拳
掌門丁耀庭，亦面臨後繼無人的問題。
除了人文面臨「斷檔」，一些實物亦面臨消失的窘境。巴人

巢居「吊腳樓」，反映在文字上就是「巴」字，成了幾千年文
脈傳承的代表性象徵。這種景觀特徵可以證明，從古「巴」字
字形到祭司文字的「巴」字字形，一直是一個字根為基因，一
脈相承。同時，「巴」字形或「太極圖」城鎮布局，也可以看
出祭司文字的祖源記憶以及生成軌跡和規律，有着極高的文化
價值。然而，現實生活中，這些城鎮或「吊腳樓」正在逐漸走

向消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高校

或機構的專家學者曾多次深入宣漢聯合考察，認為這一帶的歷
史文化積澱獨特神秘，對認識川東北文化和巴文化的來龍去脈
具有特殊的價值，甚至對中華文明的形成也可能提供新的線
索。目前，這些獨特的文化財富正處於流失的過程中，亟需加
以保護、記錄和研究。

「這些文字各種各樣都很美，能充分表現古代巴人的美學追
求。」譚繼和針對如何傳承、弘揚巴文化提出建議：首先，將祭
司文字融入到宣漢的文化旅遊景觀和文創產品上，延續古代巴文
字數千年的根脈傳承；其次，要讓巴文化進入每個宣漢人的心田
裏、巴地人的心坎上，發動大家學習巴文字；然後，邀請廣大海
內外的研究者、旅行家前往參觀考察，引發大家更大的探秘興
趣。

觀點

面臨「斷檔」巴文化亟待搶救性保護

譯文：西南有巴國。 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 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
為巴人。
這是出自《山海經》裏的一段話，對古代巴國及巴人來歷進行了簡明扼

要的介紹，由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饒慶發用「巴文字」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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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成熟的自然文字系統，至少要能記錄上千個語素
或詞。甲骨文之所以能夠得到解讀，因為有記錄漢語的
基礎。宣漢祭司文字數量多達5,000餘個，並通過了定
型、校音、釋義，算得上「成熟」的自然文字系統嗎？

陳保亞與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國述等聯合撰
寫的《宣漢祭司文字：解讀巴文化的一個重要入口》
一文指出：一是祭司文字歷史層次很複雜，有很多象
形會意的特點，又有不少和漢字相似；二是祭司文字
中的「一、二、三、四」等數字通過多少來計數，是
文字不成熟的表現，但數字「五、六、七」等又是一
種獨特的抽象符號，顯得十分成熟；三是「東、

南、西、北」具有象形、會意和指示的特點，
但又有自己一些獨自的特徵；四是祭司文字
的讀音，一種是西南官話，一種和不同時期
的古漢語有關係，還有些字音來源則不清
楚。
於是，不管是字的構造還是讀音，宣漢

祭司文字顯得原始而複雜。為此，學者認
為，宣漢祭司文字的形成可能有兩種情
況：一種是在漢字基礎上為了傳遞神秘信
息進行改造的結果，這種情況類似符菉；
另一種情況則是自源文字和漢字接觸的結
果。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宣漢祭司文字對
解釋巴蜀區域文字的起源、傳承、演化以

及文化變遷都具有重要價值。

發展源流需釐清
《蜀王本紀》：「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語，不曉文

字。」譚繼和介紹，秦人滅巴蜀後，對巴和蜀採取了不
同的統治策略：將蜀變成了自己的郡縣，與巴則採取聯
姻的策略。秦人派巴人征戰、戍守需要上報、下達文
書，或許促進了巴文字與中原文字的交流融合。因此，
即便是成都及蜀人境內出土的兵器銘識，也不是蜀人
的，而是巴人的，或屬於中原系統。
「宣漢祭司文字肯定有祖源，與古巴文字有關聯，這

是不可否認的。」譚繼和表示，古巴文字的發展脈絡分
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這段時期出現
的巴蜀圖語是土家祭司文字的源頭；第二個階段則是魏
晉南北朝時期，晉代南中夷經、麼些《東巴經》與古巴
文字有一定的親屬關係；第三個階段時長約2000年左
右，成了古巴文字傳承一個斷檔期；第四個階段則是宣
漢土家祭司文字。這個脈絡非常清晰。
「這根鏈條斷裂得多，很多節點難以找到。」譚繼和

說，中華文明最早可追溯到8000年、最可靠的有5000
年，早期在通語、通字上都是以甲骨文體系為主，但是各
個地域又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最後由多元變成了一個共同
體。目前，需要做的是盡量發現鏈條上的顆顆明珠，在將
來某個時候串聯出一條閃閃發光的中華文明鏈條。

宣漢祭司文字原始而複雜


